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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剖析三线建设与民族交融互嵌的关联性，探究历史移民的内涵、特点及其规律，为构建新时代

各民族人口流动与交融“中国经验”做有益尝试。通过分析可知，三线建设和因三线建设而产生的大量“三

线移民”，既扩展了民族互动空间，更丰富了民族交融元素，深刻影响了中国民族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具体表现为人口结构、社会发展、生活条件、文化形态、国家认同等五个方面。总结三线建设促进民族

交融互嵌的特点，主要包括国家政策主导、经济因素助推、层级交互突出和群体涉入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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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mmigration is not only the historical driving force for China's unified multi-
ethnic country development, but also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to promote ethnic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The third-line construction and a large number of "third-line immigrants" 
produced by the third-line construction not only expand the space of ethnic interaction, but 
also enrich the elements of ethnic integration, and profoundly affect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ethnic groups in China's ethnic areas. It is manifested in five aspects: population 
structure, social development, living conditions, cultural form and national identity. Exam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ree-line construction to promote ethnic integration and intermingling, 
mainly including national policy dominance, economic factors, prominent hierarchical interaction 
and group involvement.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hree-line construction and ethnic 
blending, and to explore th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rules of historical immigration, is 
a useful attempt to construct the "Chinese experience" of the monility and integration of ethnic 
population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historical immigrants; ethnic integration and intermingling; third-line construction; 

third-line migr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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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中国移民研究成果颇为丰硕，或聚焦整

体，或专题研讨，不一而足①。中国各民族交融

互嵌形态是历史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移民乃型

构这一形态的重要原因。移民不仅是中国统一多

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动力，更是推进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的重要方式之一。经由不同时期、不同形

式的移民运动，民族互嵌程度不断深入，推动了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更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

体格局的巩固。

　　三线建设移民（以下简称“三线移民”）是

新中国成立后规模较大的一次移民运动，因三线

建设引发的数百万移民进入中国西南、西北地区，

久之构成了中国特有的移民称谓——“三线人”。

“三线移民”的迁入与融入，经年久月积累，促

进了各民族多重维度的互动互嵌互融。既往的三

线建设研究，主要关注国防战略、西部开发、经

济建设、文化遗产、社会记忆等领域②，从历史

移民的角度探讨民族交融互嵌方面不为多见。基

于此，笔者拟从历史移民角度出发，分析三线建

设、“三线移民”的源起、构成，探讨三线建设

促进民族交融互嵌的方式、类型及特点，进而思

考历史移民与民族交融互嵌的关联性，以期深化

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演变脉络，夯实中华民

族共同体实证研究。

一、三线建设与移民

　　20 世纪 60 年代，鉴于国际形势变幻，为打

造战略腹地，扩大纵深，也为加强国防建设和东

西部经济均衡发展，党中央高瞻远瞩，依据各地

区战略情形，分为一线、二线和三线。大致上，

将沿海沿边定为一线，四川（包括重庆）、云南、

贵州、陕西、青海、甘肃等地区为三线（长城以南、

京广线以西），其余中部地区为二线。三线建设

遵循“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重点发展国

防、军工、科技、铁路、机械、钢铁、电力等核

心工业。三线建设又分“大三线”和“小三线”，

其中一线、二线腹地的三线建设即为“小三线”。

出于“民族交融互嵌”研究主旨，本文探讨的对

象主要是“大三线”。

　　为启动三线建设，国家从东北及沿海工业重

地调拨 400 余万解放军战士、干部、技术人员、

工人等开展三线建设 [1]。如果将“三线移民”后

续家属迁入及其二代、三代的人口结构变化计算

在内，则移民总数在 1000 万以上。不可否认，

三线建设中有些军工项目属于保密性质，一定

时期存在“文化孤岛”现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和 1980 年代政策放宽、改制转型，移民亦逐渐

融入当地社会，时至今日已呈交融互嵌态势。而

且，并不是所有三线建设机构高度保密或长时间

封闭，诸如钢铁、交通、制造等领域的“三线移民”

与当地各民族长期相处，日益交融。“三线建设

史不仅是新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的一部工业发展

史、经济建设史，也是一部人口流动与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史。”[2] 这场移民运动自 1964 年开始，

至 1982 初步结束，历经 18 年，横跨 13 个省区，

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规模较大的移民浪潮。这批

移民当中，除了少量的满族、回族等，绝大部分

是汉族。“三线移民”跋山涉水进入祖国的大西

南、大西北山区、荒漠，与各族人民一道建起大

批的工厂、企业、科研机构、航空航天基地，大

批新兴工业城市兴起，构成民族互嵌式社会。三

线建设是中国历史上民族交融互嵌过程中的一个

重要篇章，既推动了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又促进

了各民族互动互嵌互融，实现了边疆与内地的进

一步整合。质言之，一部“三线建设史”，就是

一部中华民族团结奋斗、交融互嵌史。

二、三线建设促进民族交融互嵌体现

　　三线建设初衷是“巩固国防”“稳定后方”，
而非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但随着时间的
推移，大量“三线移民”不断迁入西南、西北地区，
各民族集中聚居又多民族交错杂居，“三线移民”
与各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层
面长时间交流与互动，经过几代人的积累沉淀，

①相关成果有：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 5 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年；何炳棣著，葛剑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
问题（1368-1953》，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年；陆韧：《变迁与交融：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年；
葛剑雄、安介生：《四海同根：移民与中国传统文化》，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 年；冻国栋：《中国人口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年；
范玉春：《移民与中国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郭红：《明代卫所与民化：法律·区域》，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9 年；
杨洪林：《历史移民与武陵民族地区社会变迁研究》，人民出版社，2019 年，等等。

②相关成果有： 陈东林：《三线建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 年；李彩华：《三线建设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4 年；
蒋辛：《青春的回眸：三线建设者的奋斗故事》，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 年；邓国超：《好人好马上三线：贵州三线记忆口述实录》，
孔学堂书局，2019 年；张勇：《多维视野中的三线建设亲历者》，上海大学出版社，2019 年；刘伯英：《中国工业遗产调查、研究与保
护》，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 年；朱云生、何悦：《三线建设之光》，四川大学出版社，2020 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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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实现了各民族间深度交融互嵌。

　　1. 改变民族地区人口结构
　　自三线建设始，400 余万的干部、官兵、工人、

知识分子及其家属陆续从东北、沿海等地区迁出，

迁入甘肃、青海、宁夏、四川（包括重庆）、贵州、

云南等地区。而且这只是初代移民，如果将“三

线移民”的后代数量计算在内，则在千万人以上。

这些移民至少带来了以下两个层面的改变：

　　其一，人口区域转换。一方面，从东北及沿

海地区迁入大量的“三线移民”进入内地，既调

整了中国整体人口的空间分布，又充实了西南、

西北地区的人口数量。因“三线移民”多属汉族，

因而改变了西南、西北地区的民族分布格局；另

一方面，三线建设的工厂、企业多分布在山区，

伴随着生产投入与开发建设，不仅是“三线移民”，

各部门生产招工和劳动力输入，还将周边各民族

聚集起来，形成了区域性的人口集中与整体性的

人口互嵌。

　　其二，人口类型转换。囿于三线建设的“军

工”“国防”属性，移民群体主要包括勘测、设计、

技术人员和广大生产职工，人员类型较为单一，

人员结构以工业层面为主，明显不同于其他时期

的移民群体，构成特殊的移民社会。由于生产建

设开展，“三线移民”与各民族长久地同生共息，

形成互动互嵌式社会形态。“民族互嵌式社会结

构可以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结构性保障。”[3]

可以认为，三线建设仅从人口方面审视即改变了

西南、西北地区的人员类型与社会形态。

　　以四川省攀枝花市为例，攀枝花原是中国西

部一个偏远山村，因村口有一株古老而高大的攀

枝花树得名，周边有彝族、傈僳族、苗族、白族

等民族分布，区域内铁矿富集。1965 年，因三线

建设需要，国家组织成立攀枝花特区（出于保密

原因更名“渡口市”），基于当地铁矿资源为基

础建设钢铁厂，支援西南三线建设。一时间，10

万冶炼、开采、制造、基建等技术人员与一线工

人从全国各地汇集到金沙江畔。随着钢铁衍生产

业发展、家属不断迁入和人口生息繁衍，至 1970

年代，当地人口已超过 20 万人。经由“三线移民”

与各民族共同开发建设，攀枝花从新中国成立初

期的荒野山区，不到 20 年即发展成为一个新兴

的工业城市。

　　2. 促进民族地区社会发展
　　20 世纪 60 年代，鉴于国际形势严峻与周边

国家军事压力，党中央作出战略部署，秉持“备战、

备荒、为人民”的指导思想，将沿边、沿海军工、

钢铁、煤炭、机械、化工、冶炼、电子、交通、

能源等产业迁移至后方区域，旨在建立纵深，打

造后方基地，堪称西部大开发的先行 [4]，这一举

措奠定了现今民族地区经济基础。

　　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工业体系建立。

三线建设前，各民族地区工业基础较为薄弱，有

些民族地区甚至没有工业，总体产业结构较为单

一，经济水平较低。随着三线建设的铺展，民族

地区迎来了钢铁、煤炭、电力、化工、机械、制

造、铁路、邮电等产业的兴起，大批工厂、企业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工业体系初步建立，推动了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二是城市化

进程加快。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区位、资源等问

题，城市化发展相对落后。开展三线建设后，相

应产业布局带动了城市发展。如三线建设初期，

陕西省各地的城市化均有不同程度提高，尤以铜

川、宝鸡、渭南、汉中等地市发展较快 [5]。又如

青海省，因三线建设青海形成了三大工业区，加

之兰青铁路、青藏铁路兴建，构成“三点一线”

格局，诸多新兴工业城镇崛起，不仅城镇规模扩

大，城镇空间亦大为拓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城镇

产业类型及职能结构，实现了青海城镇体系的整

体重塑 [6]。三是交通运输改善。受限地理条件、

经济支撑与技术制约，长时期以来民族地区交通

较为落后，阻碍了与外界的交流沟通。交通运输

事关国防战略，三线建设旨在解决这一难题。也

因此，三线建设开始后，相应的铁路建设如火如

荼，川滇、青藏（一期）、贵昆、成昆、焦枝、

湘黔、襄渝等铁路及附带支线不断建立起来，相

应的市（地区）、县、乡（镇）各级公路亦不断

开辟，通往各民族村寨，改变了民族地区偏远、

闭塞的历史状况。如成昆铁路修进四川大凉山时，

当地的彝族欢呼雀跃，诚如《卡沙沙》中所唱“铁

路修到了凉山下，彝家的心里乐开了花。炸开了

高山架起了桥，一条铁路通到了我们家。卡沙沙，

卡沙沙，修路的大哥卡沙沙”[7]，称成昆铁路为“幸

福的巨龙”，表达了彝族人民对党和国家深切的

感恩之情。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疆，境内生活着汉、彝、

白、哈尼、傣、纳西、藏、独龙、景颇等 26 个民族，

安定团结极为重要，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区域。历

经 10 余年的三线建设，云南建立了门类齐全的

工业体系，工业布局更加合理，构成能源、交通、

材料、生产、制造、加工、邮电等相结合的产业

结构。与此同时，云南国防工业取得长足发展，

至 1980 年已拥有航天、核工业、兵器、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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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等 5 个行业、共 47 个国防科技建设单位 [8]。

川滇、贵昆、成昆铁路开通和各级公路的兴建，

既改善了云南各民族出行条件，又增加了内地人

民与边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各民族日益成为手

足相亲、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经由三线

建设，云南各民族地区经济取得长足发展，基础

设施愈加完善，昆明、楚雄、玉溪、曲靖等地区

成为现代化工业科技城市和交通枢纽，国防工业

保障了边境安定，为民族团结创造了较好的政治

环境与物质基础。

　　3. 改善民族地区生活条件
　　军事、国防虽是三线建设的重点，但因三线

建设的衍生、辐射、扩散影响已远远超过三线建

设本身。三线建设厂房建造、企业兴办和各级单

位迁入，明确规定“三不四要”，①维护民族地

区稳定。如甘肃天水的三线建设，涉及仪器、精

密电表、风动工具、铸锻、电器、轴承、机床、

纺织、印刷、材料、机械、铁路等诸多领域，迁

建企业多达 40 余家 [9]，为天水的经济发展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更为各民族创造了重要的物质生

活条件。不仅如此，为保障移民的日常生活，也

为改善三线建设所在地生产、生活条件，相应的

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立，如学校（托儿所、幼

儿园、小学、中学、技校、中专、大学）、医院

（卫生室）、银行、邮局、水库、水电站、道路、

车站（火车站、汽车站）、饭店（食堂）、菜场、

商店（粮油副食）、电影院、游乐场、照相馆、

理发店等纷纷兴建，改善了周边民族的生活条件。

或许三线建设之初出于保密和封闭，有些设施并

不惠及周边民族，但随着 1980 年代的企业改制

及政策放宽，各民族往来日益增多，附近民族纷

纷进入三线建设工厂、企业务工，成为三线建设

的参与者和建设者。

　　贵州六盘水市同样是因三线建设为兴起的工

业城市 [10]。从 1960 年代三线建设开始，“十万

大军”进驻黔西山区，就与周边彝族、苗族、布

依族、白族产生各式各样的互动与交流，奠定了

现今民族团结良好氛围。如兴建于六盘水市水城

区的水城钢铁厂（出于保密，代号为 603），当

时修建各类厂房选址“三块田”时涉及占用耕地，

周边民族纷纷让出自有土地，支援国家建设，水

城钢铁厂（以下简称水钢）成立后亦向附近各民

族村寨招工。鉴于厂区附近各民族生产、生活条

件较差，水钢积极组织干部和职工开展各类生产

建设与帮扶活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组

织“毛泽东语录学习班”，向周边民族宣传各类

文化知识。三线建设初期，遇有语言沟通障碍情

况，一般找既懂苗语或彝语、布依语又懂汉语的

人充当中介人，互相传达，以增进交流；组织医

疗队到附近苗寨送医送药，给周边民族义务看病，

组织相应职工前往苗寨给苗族人民理发；组织农

业技术人员指导周边民族农业生产，到苗寨与苗

族人民一起劳动，传授农业经验，如玉米种植方

法、耕地劳作方式和农业生产技术等，促进农业

增产增收；兴建水厂、水站、泵站，特别是开展

“大河引水工程”，改善农田灌溉和用水条件，

深受沿线民族支持，不到一个月即完工，是民族

团结友好的历史实证；组织宣传队，宣传党和国

家政策，传播汉语，推广普通话，进行文艺演出，

既融洽了军民关系，又增进了各民族了解；水钢

兴办的各级小学、中学供各民族职工子弟入学，

提升了各民族的文化水平。如今这些学校已划归

地方政府管理，既是区域社会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的重要场所，又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宣传

教育平台，培养了大批民族人才。②总之，因三

线建设和各类产业发展，六盘水市各民族生活条

件日益改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深入。

　　 4. 丰富民族地区文化形态
　　“三线移民”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大花园，来

自东北及沿海各个省份的汉族以及少量回族、满

族等，人员来源可谓五湖四海。这些移民源源不

断地进入西南、西北地区，亦将他们当地的语言

（方言）、习俗、饮食、服饰、建筑、宗教信仰、

节庆、民俗活动带入进来。“三线移民”并非都

来自同一个省份城市（即便是同一个省份城市，

其文化形态亦大有不同），而是来自北京、南京、

西安、长春、沈阳、包头、齐齐哈尔、无锡、上

海等多个地区，因地域、气候、水土不同，文化

类型亦有不同。这些不同地区的文化在同一个地

域里汇集、传承，与当地各民族交融共生，构成

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

　　以饮食文化为例，重庆是一座移民城市，数

次历史移民不断增添这座城市的“味道”，三线

建设与移民即是其中之一。三线建设时期，来自

①“三不四要”分别是：尽量不占良田好土、尽量不拆民房和搬迁社员、不搞高标准民用建筑，要支援农业用水、用电、用肥和养
猪用潲水。

②以上资料来自笔者 2023 年 8 月 20 日至 27 日在六盘水市及首钢水城钢铁集团的田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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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及沿海地区近 30 万移民迁入重庆，相应地，

这些山南海北饮食习惯和烹饪方法随即传入。如

迁入的天津人喜欢面食不喜米饭，杭州人饮食偏

甜、口味清淡，这与重庆喜麻辣、爱火锅的饮食

文化并不相同。但经过时长日久相处，移民及后

代在保留自身饮食文化的同时，逐渐接受重庆的

饮食文化，能吃一些麻辣，花椒、折耳根、豆瓣

酱亦来者不拒；而重庆当地居民亦不断接受移民

各类饮食文化，水饺、刀削面、“合子饭”、馄

饨等进入重庆大街小巷，构成相互学习、交融汇

聚的景象。“外地移民在三线地区饮食的适应和

变迁，就是一个土客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11]“三

线移民”所携带的外来文化与重庆当地文化有机

融合，更进一步深化了今天重庆开放、和谐、多

元、包容的文化氛围。

　　5. 强化民族地区国家认同
　　当国家号召开展三线建设时，来自全国各地

数百万干部、工人、技术人员背井离乡，前往偏

远山区扎根，支援三线建设，扎根异乡，孕育了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

的“三线精神”。当时流传“好人好马上三线”，

这是一项“光荣使命”，可见加入三线建设浪潮

人员的国家认同非常之高。“三线精神”是建立

在爱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政治信仰基础之

上的，“建好社会主义”“保家卫国”“家国同

构”是诠释“三线精神”内涵的真切写照。“‘三

线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革命精神’

是共性与个性、整体与部分的关系。”[12] 这样一

群正能量移民群体与周边各民族长期生活、劳动，

能够充分带动、影响各民族的内心情感，深刻感

染各民族齐心协力、团结奋斗，更加热爱祖国、

更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增强了各民族的凝聚力。

如今，矗立于全国各地的三线建设博物馆，记录

着当年的岁月、故事和记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重要基地。

　　“三线精神”和“三线人”故事永不过时，

应赓续往日光辉，照耀当代。“三线移民”深怀

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落地生根，工作、恋爱、

结婚、成家、立业、生子皆在此完成，久之“他

乡”成“故乡”，“故乡”成“远方”，有关三

线建设的厂房建筑和过去经历，构成了深刻的集

体记忆，犹如旋转的时空，维系着边疆与内地的

深厚情感，“是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

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真实历史写照”[13]。不

论是有形的三线建设工业遗址，抑或无形的精神

与记忆，皆是宝贵的文化遗产资源，应积极加以

传承利用，传承红色血脉。当前推进民族团结进

步事业发展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三线建

设是重要思路源泉与经典实证素材。

三、三线建设促进民族交融互嵌的特点

　　三线建设诠释了各族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奋

斗，为保障国家安全共同建设美好家园的光辉篇

章。“三线建设的举措涉及工业、交通、国防、

科技设施等多方面，是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的火

热实践，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宝贵财

富。”[14] 审视三线建设促进民族交融互嵌的特点，

主要表现为国家政策主导、经济因素助推、层级

交互突出和群体涉入多元等层面，体现出三线建

设的特殊性、时代性和长久性。

　　1. 国家政策主导
　　国家政策是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关键

动力机制。政策的制定与推行表现出不同的价值

效度。一是推拉动力，在各民族人口流动与交融

尚未形成之时，制定相关政策，推动各民族深度

交往交流交融；二是凝聚动力，当各民族形成交

融互嵌态势之时，通过相关政策强化族际纽带，

形成团结互助、共同进步的繁荣局面；三是联结

动力，制定惠及各民族、各地区、边疆与内地，

联结不同年龄、职业、性别、信仰、风俗的政策，

深入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三线建设由国家主导，是基于国家发展形势

与国内外局势自上而下作出的重要决策，跨越时

间长，辐射范围广，涉及多个领域、多个方面的

政策，包括政治、经济、教育、国防、医疗、户籍、

婚姻、交通，乃至艺术、文学、民俗等各个方面，

引发了多种形式、不同程度的人口流动与交融互

嵌。经由三线建设推动，“三线移民”与各民族

形成利益上相互依存、价值观上协调统一、命运

上交融一体，最终更深入推动各民族政治、经济、

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多元一

体格局。

　　2. 经济因素助推
　　发展是解决中国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

匙，巩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交融互嵌，尤当重

视发展经济。相对沿海及内地经济基础与区位优

势，民族地区多处山区，交通落后，经济开发与

社会建设较为滞后。但民族地区多民族交错杂居，

自然资源充沛，文化资源丰富，人文环境独特，

地理位置重要，发展空间较大，迂回调整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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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无以比拟的特色和优势。如何妥善解决这层

关系，事关重大。

　　三线建设虽是因国际形势变幻调整国防布

局，打造后方保障，但也有着眼于平衡内地与边

疆经济建设的统筹谋划，大范围的人口、工厂、

设备迁入西南、西北地区，改变了民族地区长期

贫困落后局面，缩小了边疆与内地的差距。不仅

如此，三线建设以经济带动民生，民族地区教育、

医疗、交通、就业形势、农业生产条件与耕种技

术日渐改善，各民族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因经济

发展与推动，从生活到工作，从城市到乡村，历

经长时段型构，“三线移民”与各民族产生了不

同程度的互动与互融。

　　3. 层级交互突出
　　其一，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机制等方面

互动互嵌互融。从国家层面而言，三线建设是一

项国家政策，以国家力量从战略上整体规划，调

整人口分布、产业布局，事关国家发展与建设，

对各民族互动与交流影响深远。无论是“三线移

民”，抑或西南、西北各民族，皆因国家政治调

控，人生轨迹由此产生交织，前途命运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

　　其二，教育、医疗、交通、工作途径等方面

互动互嵌互融。从社会层面而言，三线建设不仅

是国防、科技、军工等领域，随着“三线移民”

迁入，相应的学校、医院、企业、商店建立起来，

地区间铁路、公路兴建，惠及周边各民族，日常

出行、生活工作、休闲娱乐皆与之息息相关，融

洽了各民族关系，加强了城乡沟通；

　　其三，语言、饮食、风俗、生活方式等方面

互动互嵌互融。从个人层面而言，“三线移民”

来自全国各地，在文化习俗、生活习惯等方面与

周边各民族既有一定共同性，又有一定差异性，

彼此在同一个区域里长久地同居共处，相互包容、

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进步与发展。

　　4. 群体涉入多元
　　推动三线建设的核心和根本是国家力量、国

家机制，但关键在于各民族的接受和参与，各民

族人口流动与交融政策机制也在于不同群体的实

施和推动。三线建设调动了全国多个群体：一是

参与民族，大江南北、边疆与内地 56 个民族积

极投入到三线建设中；二是身份职业，既有技术

人员、工人、军人、知识分子，更有农民、教师、

学生等，响应国家号召；三是地域籍贯，无论来

自东部、西部，北方、南方，抑或沿海、内地与

边疆，彼此协同奋进，心系祖国、共建家园；四

是年龄层次，三线建设涉及面广，影响深远，不

同民族的老人、小孩、青年、中年，抑或三线建

设一代、二代、三代乃至四代，皆不同程度地参

与进来，不同年龄段和代际之间形成多重形式的

互动。民族互嵌型社会具有构建有机民族团结的

基本功能 [15]。三线建设创造的民族互嵌型社会，

经由不同群体间接触、碰撞与交流，再经过长时

间的相处，自然而然地交融。

四、结论与讨论

　　回溯历史，始于 1960 年代的三线建设，不

仅是国防军工建设之路，更是民族团结建设之路。

虽然时至今日，有关三线建设诸多厂矿、企业

面临关停、改制或转型，但三线建设社会效应和

历史影响依然在持续，三线建设记忆与精神依然

值得大力传承。从历史移民角度考察，西南、西

北地区自古以来各民族集中聚居又多民族交错杂

居，成千上万的工厂、企业、机构、单位迁入和

建立，数百万移民迁徙，历经时间沉淀和岁月积

累，既促进了西南、西北地区经济开发与社会发

展，密切了内地与边疆联系，更推动了各民族广

泛而深远的互动互嵌互融。

　　关注现实，三线建设只是中国历史移民的一

部分，自先秦伊始，有关移民的记载不绝于书，

既有政策性移民、屯垦性移民、军事性移民，又

有谪戍性移民、自发性移民和灾害性移民，不同

类型、不同规模移民，产生民族交融互嵌程度、

广度和深度略有不同。笔者粗略认为，考察民族

地区社会历史与社会治理，勾勒各民族间交往交

流交融实态，叙述边疆与内地整合历程，构建安

定环境和建设和谐社区，基于移民问题管窥，既

克服了传统“问题 - 对策”研究范式弊端，又弥

补了诸如现今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研

讨的不足，在纵向与横向间找到了一个良好的切

入点。当前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助推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积极吸纳中国历史上移

民治理的经验与智慧。而分析和总结历史移民的

内涵、特点及其规律，更是构建各民族人口流动

与交融“中国经验”的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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